
□诗 歌

□散 文

hnrbrt7726@163.com热 土2025年 4月 14日 星期一 3本版责编/鲍 宏

新 桥 蝶 变
赵 阳

仲春时节， 随县水文化调研组下
乡开展田野调查。 人间四月天，阳光温
暖，微风不寒，小麦拔节，百花争艳。 车
子顺着新桥大道往东一拐， 停在阳光
湖樾旅游景区的广场上。

下了车， 一片浩渺的水面映入眼
帘。 穿过音乐喷泉， 脚前是金色的沙
滩。 游人们散布其间，有的仰卧着，将
身体摊开，享受着日光浴；有的蹲踞水
边，任浪花拍打脚踝；一对情侣在水边
漫步，喁喁私语，如胶似漆；几个孩童
追逐笑闹，声音却被微风吹散。 带队的
县水利局负责人介绍， 这就是过去的
马黄岗水库了。

“北有塘，南有江，楚国多陂塘，广
岩是大塘，芍陂排二塘，罗陂数三塘 ，
姑嫂寡妇争四塘。 争来争去不相让，气
破广岩肚和肠。 水流光，开了荒，塘底
变粮仓， 干了广岩塘， 淹掉十万八千
粮。 皇爷怕缺粮，不敢重打上。 ”江淮分
水岭自古缺水少地， 这首流传千年的
民谣， 生动地描述了当地群众纠结于

开荒种粮与挖塘蓄水的尴尬心理。
马黄岗水库，就处在民谣中“广岩

塘”遗址东南侧。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
十二 》 载 ：“淝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
（岩）乡西北。 ”明嘉靖《寿州志》、清光
绪 《寿州志》 也分别对该地有明确记
载，一谓广沿塘，又谓广岩塘。 沧海桑
田屡经兴废，到新中国成立初，广岩塘
已萎缩为瓦埠湖上梢的 “南小河”，当
地人也称作“红旗沟 ”，曾经的塘区大
部分都转变为江淮分水岭区的广袤田
畴。 遗址区内最大的蓄水面积，就属东
侧这座马黄岗大塘了。

1958 年， 寿县纳入淠史杭灌区总
体规划，马黄岗大塘经除险加固，成为
寿县境内 157 座记录在册的中小型水
库之一，库容 300 万立方米，主要担负
广岩乡河东村 2000 多亩农田的灌溉
调节任务。

我站在岸边，看库水泛波。 微风掠
过，涟漪轻漾，旋即消散。 这水库的前
身，原不过是一片荒岗上的水塘，人迹
罕至，蚂蟥丛生 ，当地村民由景生情 ，
一度把马黄岗称作“蚂蟥岗”。 2008 年
12 月，新桥国际机场开工兴建，占用了
当地四冲、柳塘两座小型水库。 为满足
新桥园区工业用水和附近农业生产及
生态环保需要，寿县投资 1 亿元，对马

黄岗水库进行扩容改建。 工程于 2016
年 2 月开工，2016 年 12 月完工。 因应
新桥国际产业园上马投入建设， 扩容
改建后的马黄岗水库， 正式更名为新
桥水库。

新桥水库水面占地 1693 亩，库容
601 万立方米，为国家小（一）型水库。
为保证安全运行， 水库除对库盆进行
扩挖外，还新建了泄洪闸、泄洪河道 ，
完善了管理组织和制度。 建成当年，新
桥园区结合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和发展
文旅事业，在库区植树布景，增设游乐
设施。 由于新桥水库离合肥只有一步
之遥，天上有飞机，水面有轮船 ，陆地
有高速，地下通轻轨，水库旁的阳光湖
樾旅游景区应运而生。

水面上，偶尔掠过几只水鸟，拍打
着翅膀，发出轻微的声响。 它们大约是
从机场那边飞来的， 在新桥国际机场
起降的钢铁大鸟的映照下， 这些自然
界的飞禽显得格外渺小。 然而它们并
不理会人类的宏伟工程， 只管在这新
生的水域里觅食、栖息。

阳光下， 水色青得发亮， 映着天
光，竟显出几分圣湖的气象来。 我一下
子理解了， 县水利局的同志为什么在
介绍时， 一叠声地要把这片蝶变的水
域称作“圣湖”了。

耕 耘 之 美
钱续坤

当季节的指示从布谷的口中响亮地
吐出，乡下的人们便有了繁忙和农事；而
所有的农事，首先是从一声吆喝开始的。
沉寂了整个冬季的田野， 为此打了一个
激灵；唯有律动的泥土欣喜异常，因为它
知道———锃亮的犁铧， 马上就要洞穿大
地的心事，让这个春天更加富有生机，让
沉甸甸的收获最终成为一种可能。

鸡叫头遍， 父亲的血液就开始突突
地奔流。一夜兴奋得几乎没有合眼的他，
鲤鱼打挺般从床上一骨碌爬了起来，利
索地穿好衣服，高高地卷起裤腿，然后就
着朦胧的月光与零碎的星光， 向卧室右
边的柴房直奔过去， 那里有他早就准备
好的蓑衣、斗笠、牛鞭、辔头、横轭等。 显
然，父亲的心情极其愉悦，口中甚至吹起
了一曲欢快的口哨———这口哨在乡村的
黎明显得特别地清新，特别地悠扬。我知
道父亲的心思，因为在这个季节，他终于
可以扬眉吐气地与“喝了点墨水”的儿子
一样，以大地为纸，以犁铧为笔，在大地
的版图上书写属于自己的“诗作”。

拴在牛栏里的牯牛， 经过一个冬天
能量的积蓄，现在已经是膘肥体壮了。它
听到父亲的脚步声，仿佛听到号令似的，
自觉地蜷起前腿，努力地撑起后腿，很快
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可它宽大的嘴巴一
直都在反刍着， 唇边白色的唾液恰如其

分应和了一个成语———津津有味。 父亲
走上前去，轻轻地拍了拍牯牛的屁股，摸
了摸牯牛的头部， 一声响嚏从牛鼻中呼
啸而出，算是心灵感应吧，牯牛明白自己
的使命， 已经像惊蛰的响雷那样准点赶
来。

晨光熹微，寒露晶莹。父亲将一切工
作准备就绪，然后左手扶稳犁把，右手的
牛鞭向空中 “啪 ” 地一甩 ， 高喊一声
“嗨———呵———” 牯牛于是撒开脚丫，在
满是红花草的水田中奔走起来。 虽说春
天的脚步早已来临， 但是黝黑的泥土还
是比较刺骨， 赤着双脚的父亲跟在牯牛
的后面，最初的时候显然非常吃力。沿着
水田的四周犁上两三个来回， 父亲的身
上开始冒热气了， 额头上也渗出了细细
的汗珠；与之相对应，父亲的步伐明显加
快起来，口中发出的指令铿锵而且有力。
倒是那时还不知稼穑的我， 站在田埂上
好奇地观望着，于是，父亲高举牛鞭的剪
影，一帧又一帧地定格在记忆的胶片上。
最有趣的，还是欣赏觅食的白鹭和八哥，
它们成群结队地振翅在犁铧的后面，寻
找翻耕过来的泥土中， 是否有蠕动的蚯
蚓和蛰伏的泥鳅。后来，我曾将这种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命名为《牛耕鹭飞
春意浓》， 乐得忘记疲倦的父亲逢人便
说：“咱喝了墨水的儿子就是不一般！ ”

其实耘与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劳作
方式， 所用的农具也迥然有异———耕用
的是犁，耘用的是耖。 关于“耖”，元代王
祯《农书·农器图谱》有详细记载：“高可
三尺许，广可四尺。上有横柄，下有列齿，
以两手按之，前用畜力挽行。耕耙而后用
此， 泥壤始熟矣。 ” 宋代楼璹还专门为
“耖”作诗一首：“脱绔下田中，盎浆著塍
尾。 巡行遍畦畛，扶耖均泥滓。 迟迟春日
斜，稍稍樵歌起。 薄暮佩牛归，共浴前谿
水。 ”从上述的记载与诗作不难看出，耖
的主要功用就是平整被翻耕的泥土，使
其坦荡如砥，便于栽插秧苗。不过从劳动
强度而言，耘田比翻耕相对要轻松许多，
印象最深的，当然还是父亲头戴斗笠，身
披蓑衣，赶着牯牛，“东阡西陌水潺湲，扶
耖泥涂未得闲”的忙碌身影了。

如今， 传统的耕耘方式早已被全程
机械化所替代，“陂田绕郭白水满， 戴胜
谷谷催春耕”的场景怕也难觅，但是，我
的目光一直在回望故园里牛蹄所踩出的
花瓣， 始终在精读田野中犁耖所预示的
希望———那是不辍劳作的艰辛， 那是一
往无前的毅力，那是忍辱负重的精神！更
何况耕耘自古以来就被上升到了哲理的
层面，“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所有的
劳作方式中，还有比这更富意蕴，更加美
妙的吗？

翻 山（外一首）
边家强

这连绵的山峰，浓缩了自然的精华
高耸，侧立，倾斜，仰卧，隐匿
都是境界之上的存在，古人的绝句
只是单纯的臆想，缺乏苍鹰的翅膀

春风是流浪歌手，溪流在琴弦游走
青苔，蒲公英，银杏叶，大雁
同时冲出来，万马奔腾的旋律
所缔造的场景，让人目不暇接

炊烟。 升起，聚集，萦绕，飘零
牛羊贪恋草地，蝶恋花的现场
有无数的采风人。 我最羡慕的是
农人的锄头下，绿油油的文字

每一座山峰都写满沧桑，但改变
只能依靠自我。 在树皮的褶皱
和山涧野枸杞的小花朵里，就藏着
幸福、微笑和生命的霞光

愿
夜未央。 客厅里的笑语挤出门缝

飘荡在凛冽的风中， 像隐形的红丝
带

烟花升起来，希望能成为星光
最终却成了昙花， 但也足以慰藉一

生
红烛照耀。 刚开放的小兰花
就是一座春山的缩影，踏青的人们
张扬着青春。 鸟语、人声交汇
流水拨动琴弦， 翻过山脊的风在和

鸣

如此浩大的图景，在天宇之下
没有渲染，一切都自然地存在着
每一种事物， 都忙于种植自己的心

愿
计划着一路行程

打开窗。 晨光已经越过村前的杉树
林

白鸽是蓝天上的云朵，早起的人们
在光阴的轮回里，献上新春心语
愿走过的每一段路， 都有花开的声

音

淮 水 之 南
蒋 兴

淮南，顾名思义，淮水之南，上次听
到如此浪漫的地名 ，还是因为 “彩云之
南”的传说而得名的云南。

作为土生土长的寿县人，每每谈及
淮南，总会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
是，寿县划归淮南管辖近十年 ，我因为
工作和生活的需要经常往返于两地，对
淮南渐渐熟悉起来 ；陌生的是 ，淮南慢
慢偏离了我印象中“灰头土脸”的“灰姑
娘”形象，出落得愈发标致。

“淮南是个煤城 ”，这是伊北在 《六
姊妹》里对淮南的描述。 相较于“国家亿
吨级煤炭基地”“煤电一体化新型能源
基地”“新中国电力工业摇篮”“‘皖电东
送’领军主力”等响亮的名头，“煤城”二
字仿佛是来自千米矿井下的一声轻叹，
背负了太多不为人知的艰辛。

对淮南最初印象是灰蒙蒙的天空
和脏兮兮的道路。 那时从寿县到淮南市
区要先打车到蔡家岗换乘 3 路公交车，
沿唐山路、十涧湖西路及洞山西路行驶
进入田家庵区，途中经过谢一矿。 每当
公交车行驶至此，坐在窗边的乘客都会
一手捂住口鼻，一手使出全力快速关闭
车窗，生怕煤灰乘虚而入。 雨天情况会
有所好转，煤灰被雨水包裹 ，再也不能
“飞扬跋扈”，只能在车窗玻璃上留下一
道道 “墨迹”。 可谁承想下车时却遭了
殃，煤灰摇身一变成了黑泥 ，溅得鞋子
裤腿上全是泥点。 真可谓“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 因此，虽然距离很近，我
闲暇时却很少到淮南市区。

2016 年，因资源枯竭 ，谢一矿闭坑
停产，留下大面积采煤沉陷区，“灰蒙蒙
的天空和脏兮兮的道路 ” 逐渐成为历
史，而我却没有想象中那般喜悦。 彼时
我因为工作调动， 开始在市区生活，由
于工作与煤矿产业深度挂钩，受行业颓
势冲击，业绩压力陡增，加之独在异乡，

远离父母，饮食起居无人帮衬，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我和这座城市一样，陷入了深
深的迷茫。

“精神面貌要先起来……像个人样，
才能活得像个人。 ”伊北在《六姊妹》里
借老三何家艺的口如是说。

本着“身在低谷，每一步都是向上”
的朴素想法， 我尝试一点点收拾自己的
心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生活上，我
努力规律作息，坚持早晚运动，学习买菜
做饭，培养兴趣爱好；工作中，我潜心钻
研业务，思考破局之道。 渐渐地，我好像
找回了工作和生活的重心， 不似之前那
么焦虑和迷茫了。

“经济的发展， 以环境污染为代价，
不值得。 ” 伊北笔下的林先生一语道破
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淮南这座城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2022 年， 淮南市实施生态修复攻坚行
动，启动西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一期
工程项目建设，总投资 16.66 亿元，治理
面积达 7.16 平方公里。 这里的“西部采
煤沉陷区”就是谢一矿闭坑停产后留下
的，而建设的工程项目就是已于 2024 年
7 月正式开放的春申湖生态湿地公园。
在经济下行压力如此巨大的情况下，斥
巨资用于生态修复，把曾经的采煤沉陷
区改造成兼具市民休闲、研学教育、亲子
游乐、生态旅游等多重功能的生态公园，
不禁让人感叹淮南这座城市的坚韧与温
情， 以及在推进转型发展方面 “壮士断
腕”的决心与魄力。 2024 年 10 月，淮南
市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国首
批 15 个典型案例之一，是安徽省唯一入
选的项目。

如今一有空， 我便会自驾前往淮南
市区，行至春申湖公园，常会停车下来走
走。 清风徐来，湖面泛起粼粼波光，游人
泛舟其中，嬉戏玩闹，好一幅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景，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那个
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不毛之地。 淮水
之南的这座老工业城市正以崭新的面貌
迎接天下宾客， 凭借骨子里的韧劲和闯
劲，必将洗去风尘，蜕变成宜居宜业宜游
的美丽家园。

初 心 难 忘
孙成凤

吴小全屈指一算，明天就是重阳老
人节了，他躺在病床上心急火燎，这几
天他一直跟大夫要求出院的事，惹得大
夫发了次火， 说他这么不安心养病，会
康复得更慢，吴小全想给赵天福老人打
个电话，可手机也被老婆收走了，嫌他
躺在病床上一天到晚也不得安生。

吴小全父母去世得早，他是吃百家
饭长大的， 有一年跟人到南方打工，被
人骗了全部工钱，过年回不了家，邻居
赵天福听说了， 天不明就挨家敲门，全
村人硬是把过节的钱挤出来，凑够了车
费， 终于让吴小全赶在除夕夜回到了
家。那年，吴小全吃过初一的饺子，从村
东到村西，挨家给磕头拜年，他拍着胸
脯发誓：将来有一天自己发了财，要当
全村父老的孝子。 后来，吴小全收购废
旧塑料发了财，又办起一个塑料小颗粒
加工厂，成为全村的首富。

吴小全发了财果真没有食言，除了
过年过节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送钱送
物，每年的九九重阳节他都要同妻子一
起，亲自拉着又平又稳的地排车，上面
铺着干净的大红被褥，把六十岁以上的
老年人接到自己家过节， 好吃好喝，让
老人们快快乐乐在他家住上一宿，第二
天他们夫妻二人再把老人们挨个送回
家。连续十几年，成了不变的惯例，也成
了村上老人们每年一次的盼头。可今年
的重阳节眼看就要到了，老人们至今没
有一个收到吴小全的邀请。当初第一个
出头帮助吴小全的赵天福，这些天更是
天天掰着指头倒计时，可他也没有收到
吴小全邀请他今年过重阳节的任何信
息。 几个老人在一块嘀咕：“难道说，这
个吴小全翅膀翮硬了， 人一阔脸就变，
把父老乡亲给忘了？ ”老人们想，今年在
一起快快乐乐的日子，八成要黄了。

就在重阳节一大早，村头停了一辆
旅游大巴，车门打开，走下手拄双拐的
吴小全， 他一瘸一拐地走在村街上，后

面跟着拉着地排车的妻子，车上依旧铺
着崭新的大红被褥。他们走到村头第一
户赵天福老人的院门口， 见院门紧闭，
吴小全就隔着院门往里喊：“三爷爷，小
全来接您老人家过节了！ ”一连喊了四
五声，没有一点回音。 吴小全急了：“老
人今年整整九十岁了，自己正准备给老
人过大寿的礼物呢，难道———？”他一着
急，就要用膀子去推院门，院门突然开
了，走出浑身收拾整齐的老寿星。 吴小
全高兴地一把抱住老人的胳膊， 笑着
说：“可把我吓死了，您老怎么也不答应
一声呀？ ”赵天福一看吴小全左右胳膊
下夹着的双拐， 鬓角的头发都白了不
少，倒是把自己反吓了一跳，大吃一惊，
忙问：“小全，你，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
吴小全笑着说：“到了车上我再慢慢给
您和大伙解释，省着您跟大伙都担心。 ”

吴小全的妻子把老人扶上地排车，
吴小全一路跟着，头一个让赵天福上了大
巴。 老人上了车，疑惑地问吴小全：“不去
你家了？这是去哪里？”吴小全说：“今年咱
们换一个过节的方法，不能总是让你们老
人家村前村后地在老地方转悠呀。 ”

吴小全和妻子终于把全村六十岁
以上的老人们挨个请上了车。吴小全数
了数，今年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比去年多
了六位。 吴小全对他们鼓起了掌， 说：
“欢迎你们加入老年人的行列， 我们的
队伍又壮大了。 ”说得大家开怀大笑。

车子上了公路。赵天福老人说：“小
全，俺们都以为你小子忘恩了，今年不
请我们过节了呢。 ”这一说，竟把吴小全
说哭了，他的泪当场就流了出来，哽咽
着说：“虽说我比大伙都有钱，可我知道
这钱是怎么挣来的，没有家家户户那些
年的热乎饭菜， 就没有我小全的今天
啊。 如果忘了父老乡亲，我就不配做致
富带头人了！父老乡亲也别亲亲热热地
叫我小全了。 ”赵天福知道自己的话说
重了， 便伸出手去擦吴小全脸上的眼

泪，像哄孩子一样笑道：“小全是个好孩
子，不忘初心呀。 ”吴小全破涕为笑，向
满车老人恭恭敬敬作了一个长揖， 说：
“今年的邀请确实太晚了， 待我把实话
说明，大伙就会原谅小全了。 ”

原来，两个多月前，吴小全给南方
一个企业送货，刚出了省，就遇上洪灾，
高速公路封了， 为了按时把货送到，他
改走普通公路。 到了订货企业的地方，
怎么也打不通老板的电话，他只好一边
用手机导航，一边摸索着往前走。 到了
那家企业所在的镇子，才知道这个厂子
被洪水泡垮了， 老板差一点被洪水冲
走，谁也不知他的去向。 吴小全做生意
多年，一向靠诚信立足，赚的是良心钱，
人家已经给足了货款， 遇到这么个情
况，到底是收货还是退款，应该见到老
板才是。 他便在镇上住下来，打听老板
的下落。 厂子垮了，他担心老板想不开
出了意外，他想要尽自己的能力，帮助
老板渡过难关，重振信心，快点恢复生
产。 他一连在镇上住了十多天，一有空
就往那家厂子周围转悠，希望能看到老
板。 终于在一天傍晚，他看到洪水下去
了，露出倒塌的厂房。这时，他看到一个
浑身泥泞的人爬到唯一一个没有倒塌
的厂房上，垂头丧气的样子，好像要往
下跳寻短见。 他认出是这个厂的老板。
吴小全飞快地爬上厂房，就在那个人往
下跳的时刻，吴小全抱住了他。这时，厂
房在剧烈的摇晃下，倒塌了……

满车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都为吴小
全捏一把汗。 当他说到厂房倒塌时，大
伙异口同声惊恐地啊了一声。

赵天福老人禁不住问：“小全，后来
呢？ 莫不是你的腿就是那次伤的？ ”

吴小全用手拍拍双拐，笑道：“被救
的人没有伤着，倒是把我这个救人的给
伤着了。好在那个厂子老板没有自暴自
弃，把生产恢复了，昨天他还打来电话，
说要来咱们这里发展呢。 ”

大伙终于又说笑起来，都夸吴小全
好样的，在外没有给村上丢脸。 赵天福
老人数着指头算了算，吴小全负伤才两
个多月， 便心疼地数落道：“小全呀，俗
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身上有伤，给
大伙说一声就是了，何必硬撑着跟大伙
过这个重阳节呀， 咱们少过一次不行
吗？ 谁还能怪你？ ”

吴小全的老婆在一旁说：“这不，大
夫说什么也不让他出院，今天他是骗了
大夫，说老家有一点事，非他出面不可，
好说歹说，大夫才给了他一天的假。 ”

车上的老人眼圈都红了，有的还抹
起眼泪。

吴小全说：“看到父老乡亲，我的伤
就好了一多半。再说，再过十年，我也六
十岁了，也想入你们的伙呢。 ”

于是，满车又是一片开怀大笑。
很快，目的地到了。大伙下车一看，

原来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村，村巷小
道两侧种着各种花草，空中架着葡萄藤
蔓，成串的葡萄就在头顶上挂着。 大伙
跟着一个穿着印花旗袍的女孩往前走，
女孩边走边介绍，说三年前这个村还是
一户户又脏又乱的石头房，经过新农村
建设，引山泉水进村，村上办起农家乐，
现在成了闻名全国的生态旅游示范村。
大伙看了个个赞叹不已， 羡慕的不得
了。吴小全说：“我的那个小塑料加工厂
属于污染企业，回去后我就停产，把钱
腾出来， 把咱们村也建成这样的村，让
叔叔大爷大娘婶子们，天天就像住在大
花园里。 你们支持不？ ”

“支持支持！ 我第一个支持！ ”赵天
福老人把拐棍举得高高的，引得满街的
游客起哄大笑。

“好！ 支持咱们就去品尝人家的农
家乐饭菜。 ”吴小全的老婆在前面扶着
赵天福老人，大伙说说笑笑，向一个把
门口做成大南瓜，上面写着“青山绿水”
的农家乐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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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